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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心”一说，系六朝宗炳提出，亦见到清代宋
荦《论画绝句》有云：“一对珍图一洗心。”

传上古隐士许由，拒绝尧的传位，还觉得耳朵
被弄脏，竟跑到河边反复冲洗（晋皇甫谧《高士传·
许由》）。这种传统到了晋代竟成时尚，“隐逸”主
题充斥诗文。陶谢而外，宗炳在《明佛论》中说“若
老子与庄周之道，松乔列真之术，信可以洗心养
身”，并将此观念引入山水画论。他对“洗心”是这
样理解的：

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
荒。不违天励之藂，独应无人之野。峰岫峣嶷，云
林森渺。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
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

畅神说由隐发端，放飞生命，排除心累，求得
一闲，冲破了“比德”框架，倡个体的解放与心灵的
遨游。山水画的思想一经提出就以自由的精神光
照中国艺术史。

按宗炳的“澄怀观道”说，“澄怀”才能观道。否
则，人“骛于技巧之途而人心趋于诡诈，驰于精美之
域，而人心流于侈靡”（见汤用彤《理学与中国文

化》）。若要提升境界，“澄怀”必是前提。“澄怀”已不
同于“洗耳”，还有一层内心革命的意味儿。要把心掏
出来，洗干净了再说山水画的事情。如若心中尽藏
得、失、毁、誉，则与山水画远矣。故洗心除浊，养得心
气，让心气无浊。此气虽静却可大于千牛、勇于十虎。

洗心求净，唯净能排除俗务的纠缠，避开得失
的煎熬，这是修为功夫。

“山水”是未被世俗污染的“净土”。到了宋代
郭熙，把宗炳的“洗心”诠释得更明白：“君子之所
以爱乎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
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
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所
以，山水画满足了士大夫的心理需求，成为“士大
夫气”的一部分。山水画也成了“体道艺之合，究
圣哲之蕴”的一种方式。

“洗心”是心灵获得自由的前提，人类的巧智
多与自然相悖，与自然相悖是得不到自由的。所
以，老子提出“大道至简”。

洗心，即是奔着这个至简的目标而去的。
（文/程大利）

洗心：心灵获得自由的前提

《张大千溥心畬合作山水册》十二开，
纸本设色，每开29cm×19cm，创作于1932年
10月。对此册的讨论自然绕不开近代画史
上“南张北溥”的话题。张大千（1899—
1983）小溥心畬（1896—1963）三岁，成名也
比溥稍晚。1920年代中期到 1930年代，已
有不少知名画家雄踞画坛，但由于溥心畬
国学功底扎实、才华蕴籍，加上“旧王孙”的
特殊身份和清新脱俗的画风，甫入艺苑，便
声望日增，至三十年代，年届 30岁时，遂成
主盟北方画坛之势。张大千则是在三十年
代初期方才打入北京画坛。李永翘《张大
千年谱》1928年条下记述：“秋，先生离沪赴
北京，经陈三立介绍，在恭王府偏福殿结识
旧王孙、文人画家溥心畬。从此张、溥常在
一起论画、赋诗，结下了深厚友谊。”

自二人结识之后，至二十世纪三十年
代后期，他们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画坛确立
了自己的地位，享有盛誉，才逐渐形成“南
张北溥”之说。据赵校沂《南张北溥的由
来》和包立民《张大千和溥心畬》两文所记，
此说的首倡者是周殿侯。然而将此说见诸
文字，加以传扬普及的，则是张大千的挚友
于非厂。于氏为著名花鸟画家，虽长大千
十一岁，但对大千的才学非常倾倒，且性情
投契，二人又都喜饮酒，于是乘兴撰文，为
大千捧场。大千读之抚髯大乐，南张北溥
之名，从此传遍大江南北。

由是，张大千和溥心畬的合作笔墨格
外受到艺林器重。经傅申先生研究，二人
合作绘画最多的时候分别在1930年代和抗
战胜利后的北平时期，以及 19世纪五六十
年代他们旅日期间。傅先生说此册为其所
见张、溥二人最早的合作绘画。

查龚敏所著《溥心畬年谱》“1932壬申
37岁”条下记载：“正月，写《倚杖高士图》与
张大千。”《倚杖高士图》见于1933年寒玉堂
所制《溥心畬画册》。开年赠画，足见二人
的笔墨酬答情谊。而在年谱一九三二年二
月四日，就有记载二人合作，比此册早了八
个月：“二月四日，先生与大千为散释作《高

士图》。私人藏。启功于画堂边跋云：‘壬
申（1932）二月，大千先生访吾宗老于萃锦
园，释堪李十三丈在座，每以长髯嘲大千，
索画钟馗，又嫌髯短，举座为之绝倒。此幅
两先生合笔以赠释翁者。’”

此册被著名美术史学者、书画鉴定家
傅申先生收入了他所主持策展的《张大千
六十年回顾展》中。关于展览选题和遴选
作品，先生以其美术史研究的视野和广博
见识，拟定说明：“在很多方面我认为他（张
大千）是中国画史上难得的大家，他当然也
是二十世纪最有成就的画家之一。因为他
是历代画家中对传统的绘画研习和了解最
勤、最深、最广并且是最好的画家，因此他
的作品与绘画史最有史的关联。在他的作
品中，不但有他个人的画史，也有中国绘画
的历史。”（傅申《血战古人的张大千》）

《血战古人的张大千》文中此册图片下
标注道：“大千居住在北京期间，与溥心畬
多合作画。此册由溥儒先画树、或人物、或
山石，再请大千补成，二人旗鼓相当，浑然
天成。”在《南张北溥的翰墨缘》中，傅申先
生详加阐释：“此册出于溥氏主动，是比较
少见的。这十二页都是溥氏先在每页画了
山石、树木、或寺宇房舍，然后请大千完成
的。每页除了两家的款印及末页溥儒的年
款短题之外，只有两幅溥氏说明了他画的
内容，如：‘心畬写萧寺’、‘心畬作秋林’，其
余只有印款，末幅题云：‘壬申十月写山水
十二帧景，乞大千补之，儒。’因此，对其余
十页中谁画了些什么，都只能由观者从笔
墨风格去分辨……在比例上来说，此册溥
氏笔墨较少，大体以线条为主，比较谨饰文
雅；近树与寺宇多出自溥氏，人物各半，山
石及远景十九皆出自大千，只有末幅的主
景近山出于溥氏。由于大千当年以学石涛
为主，兼重用墨，比较粗放淋漓，兼之渲染
设色出自大千；因此从笔墨上来看，全册较
近于大千。总之，这一册是我所见两家合
作画中，大千所用心力最多的一件。今为
香港陈继恩博士藏。” （文/陈小松）

立尽千峰浑作雪 吹开天地放奇花
——读《张大千溥心畬合作山水册》

人类历史的四次工业革命从十八世纪的蒸
汽机到今天的人工智能，每次都是机器在代替
人工，在这个过程中大幅度降低了成本，提高了
效率，引发产业革命，同时推动了全球经济版图
的重构。

前三次工业革命取代了很多体力劳动，也
就是说取代了很多蓝领，促使人们更加重视教
育，提升专业技能，但是这次的信息技术革命，
无论从范围、规模、技术和前三次都有很大的不
同，第四次工业革命大量替代的是白领，最近二
十年的数字技术势不可当。

观察数据可以发现，消费者在线上的时间
日益增长。在各类App的使用时间占比中，视
频、音频、网络音乐、直播、游戏、文学等文化消
费类别占据了重要地位。数据显示，人们在这
些类别的App上的平均每日文化消费时间超过
三小时。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消费时间实际上
已经空前增加了，文化消费的地位也得到了显
著提升。

在互联网时代，再加之近年来非常火热的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冲击并改变着艺术
品的生产、传播、交易及流通的全链条。其中影
响最大的是艺术品的生产和创作，艺术品最重
要的是创作力和人文关怀，一个优秀的艺术家
需要对生活有很深的体验，同时还有长期的知
识积累，这一过程中记忆力和知识的加工能力
是很重要的因素，然而人工智能的知识储备是
基于整个互联网的信息，在不断迭代过程中，人

工智能越来越和人接近，它也会具备人文性和
创造性。

互联网作为人工智能这个艺术品创作的巨
大语料库、知识库、记忆库，作为一个人的大脑，
我们的记忆能和人工智能巨大的互联网资源媲
美吗？肯定是不能的。所以我们经常在思考一
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记忆大量的知识吗？

最近几年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人们猝不及
防。即便是未经过长期艺术专业训练的普通
人，也能通过提供主要关键词，使AI创作出能与
艺术家匹敌的作品，并斩获金奖。ChatGPT的出
现，包括像Midjourney这样的一些专业艺术生产
工具，人们输入产品和图片的关键词后，通过机
器学习就可以按照你的要求，在十几秒钟内或
者能够在很快时间内生成你所要的东西，而且
它还能够不断地修改和优化。这样确实给艺术
创作包括设计，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都拉近了普通人与
艺术的距离。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人
人都可能成为艺术家，人人也都可能成为艺术
的消费者，因为供给提升以后，价格也相应会
下降。

但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也给我们带
来了很大的挑战，需要在道德和法律的框架内
进行，保证最大程度造福人类。人工智能作为
一个辅助的外脑和工具，我们希望它能够和人
类互补，共同增强人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共同
开拓艺术世界更多的可能性。 （文/黄隽）

数字技术给艺术品市场带来什么

编者按：2023年11月6日，“2023亚洲艺术品金融论坛（第八届）暨‘人文引领新财富·
数字赋能新消费’高峰论坛”在沪举办，论坛现场30余位国内外顶尖学者专家围绕艺术
和金融进行演讲，聚焦行业动向、推动行业发展、促进国内外艺术品金融行业的交流学习
以及文化产业的变革与升级。论坛上，专家们的发言言之有物、鞭辟入里，给人启发。本
期特选取中国人民大学艺术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教授黄隽的发言，以飨读者。

程大利 阴阳九势 万籁俱寂
42cm×112cm 纸本设色 2019年

周祥林 山居图
63cm×30cm 纸本设色 2021年

周祥林 赏泉图
39cm×24cm 纸本设色 2020年

张大千溥心畬合作山水册（局部）纸本设色 29cm×19cm×12 1932年

周祥林 山水册条屏 24cm×7cm×4 纸本设色 2022年

程大利 岩横万古难消雪
142cm×52cm 纸本设色 2019年

简与繁
简非内简，繁非外繁。
简者，备体势，足神气，

无纷扰；繁者，貌真，格雅，久
品得恍然之悟。此真简、真
繁者也。

宋元人法，简中寓繁，藏繁
于简，故宋人千笔万笔，千树万
树，千形万形，赏者皆如一象观
也。元人不及宋，然所写亦心
底文章，因学深养厚，而凝神贯
气，绪想清纯，其意颇近宋人之
景，溢出天然趣也。

此甚类唐人绝句，所写悉
眼前之赏，若李白：“日照香
炉 生 紫 烟 ，遥 看 瀑 布 挂 前
川。”若杜工部：“两个黄鹂鸣
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不
胜枚举者也。

明清诸贤，虽心追宋元，
然一者时代之变，二者法、道
之混，即天才若唐六如、仇实
父者，以形、象论，亦形多象
少，内简外繁尽显之也。此极
似今人于书，因不谙笔法之
妙，或妄增笔画盘曲，或妄损
画内之繁，皆门外汉也。以

草、行二体喻之，前者不真知张旭、怀素，后者不
真知《丧乱》《兰亭》。

简忌内简，繁忌外繁。
东坡有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又

云：“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此非直
谓简、繁，而其意深会之。

夫简、繁者，言之易白，而行之易昧，久践者
未必可知，不久践者则必不可知。要在画之雅
俗、品第悉于此中来矣。

写与画
古贤有云：“书与画同出，画取形，书取象，

画取多，书取少。”取多取少，形、象之谓也，而其
成形、成象之法同出。

书之法，贵在笔法。得笔法，得书之根本。
笔法之妙，在提按、在顿挫，在转折，在迟涩，在

徐疾……所谓转而婉通，折有顿挫，笔笔提按，
处处虚实是也。此均写出，非画出，画出则不为
书。

画之笔法，与书同，亦当写出。翻折顿挫，
提按使转，一不可缺。高明者似画实写，不解
者，似写实画。

画者，止乎形态，居于下；写者，得乎境象，
立于上，五百年来，大涤子一画之论，最为绝论，
妙在一画之内藏万千提按顿挫之写字法也。斧
劈、披麻、荷叶、解索，树木溪流桥梁宇屋，一丝
一点，莫不如是。

洞察古今，六朝、隋唐并得其要，宋元以降，
渐而式微。今之因不知书，此道愈蔽，庶几知者
或无也。奈何！

雅与俗
世谓院体画俗，文人画雅，余以为，此论未

允。文人尚多无行而俗者，何况画乎？
画之雅俗，宜从画中来。此道颇类法书，

非可以书者文或匠定。汉魏诸摩崖刻石，殆非
尽出文人之手，而高古质朴，苍厚雅逸之气四
溢；明清馆阁之体多为文人所擅，而俗格又难
去楮间。

六朝隋唐之画，本不分文人、匠人，其画
何处可寻得俗气？固知，画之雅俗非在其
他，而在具体之人也。赵宋之际，文人画兴，
蒙元造其极，董崇伯遂有南宗、北宗之分。
后之不明者，乃俗北、雅南，更有甚者，以北
宗代院体、比工匠，以南宗代文人、比雅士。
岂公允哉？

画之雅俗非止初不易知，不深学，久亦不易
知也。故画者不可不广采积学。唐前之画，有
未散之朴，雅俗鲜辨，宋元以降，文、院有分，阻
障已成，故尽系之不可，不系之亦不可。欲救
之，唯多读书、蕴诗意也。

古之能操笔者，鲜有不读书者，院体、匠者
亦然。偶有天才若六祖者，不读书而能悟道，然
寥也。

石道人有谓：“论画精髓者，必多览史书，登
山寡源，方能造意。”

风、雅、颂合而成诗，诗之所蕴风骚、雅逸、
正大，染翰者必往之。

夫读书既多，诗意既蓄，文、院又岂可
分哉？

吾国之艺，雅俗即生死，书画尤其。黄山谷
谓：“凡病可医，俗病难医！”

故知，画之雅、俗，非在文人、匠人，而在胸
中万卷诗书之转化，足底万千丘壑之峥嵘也。

（文/周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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